	只有小潔同情她。 

「妳打算怎麼辦？」 
幸子灰心地說，「我不去伊利諾了，那裡學費太貴了，我還是到加州去唸好了，一要走就走得遠遠的，免得有牽掛。」 

小潔說，「這也是一個辦法，但是妳要申請西部的學校，動作就要快些，否則九月走不成。」 

「可是我沒有打字機。」幸子很氣餒。 

「打個電話，向李平借。」 

「妳是什麼意思，要我打電話給他？」 

她快要哭出來了，「我死也不幹！」 

「就把他當普通朋友吧！打個電話借他的打字機有什麼不對。」 

幸子想了一夜，宿舍裡已靜悄悄的，她才拿了一個一毛錢的硬幣，也不願搭電梯，就爬下了五層樓梯，到底層的公共電話亭去。 

「哈囉？」阿平竟然在家。她本以為他一定帶別的女孩子出遊了。 

「我是幸子。」 

「喂，小鬼，妳害我在電話旁邊守了五個晚上，怎麼今天才打來？」 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！」她心裡的悲哀和絕望，一剎那間都化成了憤怒。 

「別那麼兇。」他嘻笑地說，「我把妳寵壞了，天天去看妳，妳也沒有一絲感激，對我還兇巴巴的。阿隆說，我是一個風雨雪無阻的傻瓜！」 

「你想報復？」 

「哪裡敢？只是想做個試驗，妳沒有我，能活幾天？」 

她狠狠地把電話掛斷了，一路爬著樓梯，心裡想哭，又想笑。 

她還沒有開門進房，就聽到了一陣急促的鈴聲，她就衝到電話亭去接了。 

「喂，小鬼，剛才妳打電話來有什麼事？」幸子已沒有脾氣了，「只是想借你的打字機。」 

「借打字機幹什麼？」 

「伊利諾太貴了，我讀不起，想申請到加州去唸。」 

「妳想回學校？」他真的嚇了一跳。 

「你以為我打算一輩子在紐約浮沉？」 

「嫁給我算了，妳來替我燒飯，洗衣服。」 

她思量了好久，卻抓不準他的心思，也不知他是真心，或是開玩笑的。 

「你到底借不借我？」她口氣好兇的。 

「我馬上拿過去。」 

沒多久，他真的提了一個黑箱子來了。 

「我們出去走走，」他說。 

他們到街角的一家冰店吃冰淇淋，兩個人在角落裡低聲地說著話，等冰店要打烊了，他才送她回去。 

第二天，她很想問小蝦，「阿平有沒有向妳求過婚！」 

但是她沒有勇氣問。 

此後，他又恢復了慣例──白天打電話，晚上親自上門來。幸子被他搞得心神不屬，白天想著他，夜裡想著他。 

有一夜，他們冒著冬風，在哈德遜河邊散步，他說，「妳整天纏著我，乾脆嫁給我算了，我是命中註定要被妳纏一輩子的。」 

她氣得熱氣直冒，「你鬼話連篇，到底是誰纏誰了？我才不嫁給你！」 
「妳不嫁我就拉倒！還是光棍生活自在些，而且我還沒有放棄追富家女的野心呢！」 

他天天來，夜夜來，把一些常來找幸子的男孩都給趕跑了。他說，「那些傻小子，不懂得近水樓台的好處。」 

「你安的什麼心？」她質問著。 

「我是施行隔離政策。等妳把所有的男朋友都得罪光了，只好嫁給我。」 

「我才不嫁給壞蛋。」 

「妳是非我不嫁的，以為我不知道？」他很有自信地說。 

╳╳╳ 

他們在百老匯街散步，到中央公園散步，在哈德遜河邊散步，她老是把手掛在他臂彎裡，阿平說，「嫁給我吧，不然我狠下心娶個富婆，妳就眼淚掉個沒完的！」 
她有小病，阿平就帶她去看醫生，他卻沒有一點俠氣之心，只說，「妳不嫁給我，將來有了病痛，誰要照顧妳？」 

他們去飯店吃飯，他總是點幸子喜歡吃的菜。他說，「嫁給我吧？妳點了蠟燭找，再也找不到像我這麼體貼的男人。」 

他很會講故事，很懂得幽默，很會裝傻，總使她笑口常開的。他說，「嫁給我吧！不然妳的生活就沒有樂趣了。」她厭煩了辦公室裡單調而忙碌的工作。他說，「妳如果嫁給我，就不必做事了，只在家燒飯、洗衣服。」 

在寒風中，他熱熱地吻著她。「嫁給我吧？」他說，「不然妳就嚐不到吻的滋味了。」 

他帶她去划船，開車去郊遊一起打保齡球，他教她看電視上的棒球賽，和美式足球，她看懂了，也著了迷。「嫁給我吧，」他說，「我還可以教妳好多事。」 

她被食物嗆住了，他拚命拍打著她的背；她在冰上跌了一交，他扶她一把；她跌腫了，他幫她揉散了青腫；她的手冷了，他為她買皮手套；她的皮包被偷了，他買了一個新的給她用；她喜歡櫥窗裡的玩具狗，他就到店裡去抱了出來，下雨了，他替她撐傘；颳風了，她緊靠著他，這一切都成為他求婚的理由。他說，「妳嫁了我，好處多的是。」 

她漸漸地被說服了。 

有一晚，已經深夜兩點多了，他們還在街上游蕩著，快到她宿舍的門口時，阿平突然緊緊抱住她。 

幸子嘻笑地問，「你中了什麼邪？」 

他說，「和妳在一起，就有很充實的感覺，妳一走，就很空虛似的。」 

她好受感動，已死心塌地要嫁給他了，可是他偏又不求婚了，只轉身就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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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晚，是冷冽的二月天，他們已認識了半年，他也斷續地向她求了兩個月的婚。 

外面雪下得好大，他們在他公寓裡聽著音樂。他嘆著氣說，「妳要是肯嫁給我，我就不必三更半夜冒著風雪送妳回去了。」 

她說，「你爸媽怎麼不到我家去提親？」 

他嚇了一跳，差一點從沙發上跌下來。「妳說什麼？」 

「我要你爸媽到我家去提親，」她羞憤交加，已經準備要哭了，他卻火上加油地說，「妳真的要嫁給我？這麼快？」 

她哭著說，「原來你沒有一點誠意！你天天求婚都是尋我開心的！」 

她跑到浴室裡去了。阿平好慌，只砰砰地拍著門。 

「小鬼，妳出來，妳選個日期好了，我們就結婚。」 

她不答理。 

「小鬼，我明天就去買訂婚戒指，妳陪我去選。」 

他在浴室門外，說盡了好話，賠了不少罪，她才出來了。 

她說，「你不把我當一回事。」 

他也不敢再那麼吊兒郎當了，只擺出一副誠懇的樣子。 

「我是真心誠意向妳求婚的，只是妳一向不理不睬的，也不給我一點心理準備。昨天向妳求婚，妳還裝著沒聽到，怎麼今天就答應了，妳這麼變來變去，叫我怎麼適應？」 

當晚，他們就商量好了，三月底，他生日那天訂婚。 

第二天晚上，他到宿舍去，把幸子的女朋友一個一個請下來，向她們宣佈訂婚的消息，並邀她們參加訂婚禮和宴席，她們以為他在開玩笑，沒有一個肯信他的話。 

幸子容光煥發地站在他身邊，向她的女友們保證，他們是真的要訂婚了。 

小蝦呆在那裡，只連聲說，「沒想到，沒想到。」 

私下裡，小潔卻抖出了她心中的顧慮。 

「他雖然要和妳訂婚了；妳還是防著他些。」 

幸子說，「我懂得妳的意思。」 

「萬一他在訂婚以後又變了卦怎麼辦？」小潔仍不放心。 

「那我就跳哈德遜河去！」她笑著說。 

其實，她是早就抱定了跳河的心理了？她是壓根兒沒有信任過他的。以後雖然結了婚，也不知能不能持久呢！但她也管不了那麼多了。她總得冒點風險的，總要跳下去，才知河水的冷暖。小潔不懂她的話，還以為她要自殺呢，忙勸她，「如果他變了心，就不算人，妳還為他殉什麼情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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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過婚後，他猛買東西送她。幸子說，「都要嫁給你了，你還亂獻慇勤！」 

他說，「妳不懂，以前買東西送妳，是做的暗本生意，如今再也不怕妳逃到西部去了，我送妳的東西，將來都成了妳的嫁粧，一齊都送還我了，我是一點都不吃虧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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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說好了，在七月中旬結婚的，只是有一天晚上，他們去參加了一個明友開的舞會，一個遠地來的男孩，不知底細，竟纏著幸子不放。她好快活，就跟那男孩談笑個不停，只把阿平撇在一邊了，主人看不慣，就把那男孩叫到一邊，悄悄地說著話，那男孩帶著一臉的失望回來了。 

他說，「原來妳已經名花有主了。」 

「名花，名草，我都算不上，我要嫁給那個大眼睛的男孩倒是真的。」 

「那我們是相逢恨晚了。」 

她聽了好開心，大讚那男孩有詩意。 

阿平再也忍不住，就把未婚妻挾走了。 

他說，「那男孩灌了妳什麼迷湯？」 

幸子笑彎了腰，「他說我們相逢恨晚。」 

阿平憤憤地咬著牙，「那麼肉麻的話，妳也愛聽！」 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來了，對幸子說，「我不耐煩等到七月了。我們就在四月結婚吧？」 

「你瘋了！現在都已經四月了，怎麼來得及！我媽也還沒有開始做我的新娘裝呢！」 

「新娘裝小事情，我去買一件給妳就是。」 

「來不及的，」她說。 

「妳是懶蟲一個，只等著當新娘就是了，婚禮的細節有我安排，妳還擔什麼心。 

「來不及的，」她還是那麼一句話。 

「那我們就私奔，可以省掉許多麻煩。」 

「你休想，我一生也只當一次新娘，我要穿長長的曳地十尺的白禮服，我要走那條長長的教堂中間的通道。」 

「女人都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，只注重形式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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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果真花了二百塊錢為她買了一件美得令人暈眩的新娘裝，她穿上了，竟覺自己腰好細，真有點新娘的味道了。 

婚禮是在五月初舉行的。她按著華格納的樂曲，走進了教堂，然後把手掛在他的臂彎裡，兩人按著孟德爾松的樂曲的節拍，踏著輕快的步子，走出了教堂，她就成了阿平的老婆了。 

蜜月時，他猛踩著油門，把公路上一長排的汽車都拋在後面了，突然一輛警車從後面嗚鳴地追上來了。那警伯說，「少爺，請你開慢點行嗎！這是限定七十哩時速的公路，你卻開一百哩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 

阿平一點都不害臊地說，「我剛娶了老婆，心情好得很，天又快黑了，不自覺地就加快了車速。」 

那捉人的也是人，很有人情味的，「你是情有可原，只罰你十塊錢，可是你要再被我捉到了，你就別想渡蜜月。」 

他們以為這世上只有兩個人，至少在他們的世界裡，只有他們兩個人存在。 

但是他父母寫信來，他弟妹也寫信來，她的媽更手不停筆地給她信，她的兄姐也來信，她的朋友也來信，信好多，他們都過目了，但只丟在牆角。有半年吧，他們沒有和家人聯絡，她母親都快急瘋了。 

後來，她的肚子挺得很高了，她才記起來了，「我該給媽寫信了。」 

阿平望著她的肚子說，「妳是我們李家的人了。」 

他好溫柔，好體貼，好喜歡她。幸子挺了一個大肚子，好驕傲，好幸福。 

終於生下了一個喧鬧怪叫的男孩，她一心都繫在那小男孩身上。兩個大孩子緊張地把捏著一個小孩子，越照顧越沒有了心得。結果把個胖娃娃照顧成一個小可憐，忙送進醫院去。她下定決心，萬一兒子逃不過這一關，她也要跟了去。幸好，醫生仁心仁術，把小搗蛋好好地送還了他們。 

兩個人興沖沖地收拾了行李，就搬到一個小山城去了，他又回復了學生的生涯。阿平說，「我不拿個博士學位，妳會一生都後悔嫁錯了人。」 

他們掙扎在赤貧的邊緣，但生活很單純而快樂。沒有了物質的需求，沒有了都市的誘惑，他們只知享受著鄉居的情趣，體味著夫妻的恩愛。然後她又生了一個孩子，是個貓樣的小女孩，連她的哭聲，做母親的也聽得心醉了。 

阿平說，「妳重女輕男！」 

幸子反駁著，「你重男輕女！」 

「妳猜對了。」他說，「再替我生個兒子吧？」 

她卻覺得生孩子太痛苦，養孩子太費心神，她決定洗手不幹了。 

掙扎了三年，他終於得到學位。畢業那一天，他說，「妳沒有嫁錯人吧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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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又回到東部的紐約。幸子說，「老是住公寓不行的，女兒還不要緊，那野男孩都要造反了。」 

他就拚了命加班，賺錢，不到兩年，就買下了一幢房子，她選的。 

她說，「你喜不喜歡我們房子的式樣？」 

阿平說，「反正我人是妳的，房子也是妳的，妳喜歡的，我就喜歡。」 

幸子說，「你兒子和你一模一樣，說話總是不正經，加了糖，又加了蜜。」 

「他說了什麼不中聽的話了？」 

「昨天夜裡我起來幫他蓋被，把他吵醒了，他說，「媽，我好愛妳！」 

「小鬼，怪不得他的，有其父必有其子(口麼)，兒子和老子一樣傻。」 

「我也好喜歡你的，」她由衷地說。 

「我知道，妳是嫁對了，不然怎麼會天天嘻嘻哈哈的？」 

我為了討好妳；頭上都長了不少白頭髮了。」她翻弄著他一頭濃黑的髮，果然在鬢邊找到了幾根催人歲月的髮絲。 

「可憐的阿平，真的是老了。」她不忍地說。 

「妳別得意。我九十九歲的時候，妳也九十八歲了，年青不到哪裡去的。」他幸災樂禍地說，「我的天，我要一個九十八歲的老婆幹什麼？」 

只要有他陪伴，她倒不在乎年老。想的是，果真兩個人都活到近百，不知道要烤多大一個蛋糕，才插得下那七十五根蠟燭！(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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